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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大学纷起于民元前后的内因
———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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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１９１２年民元前后，为中国教会大学频繁发生时期。教会大学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也
是 “跨文化互动”的产物。配合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一些内在因素对教会大学的发生起到促进和推动
作用，如１９世纪末欧美的社会福音运动，带动教育传教士来华，为教会大学准备了 “办学资源”，基
督教在华初级、中级教育的规模化，为教会大学发生准备了条件，以及海外捐助的增加，为教会大学
提供了财政支援等。
张丽萍，博士，四川大学校史办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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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协合大学

　　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已经有在华传教士为大
学做准备，经过多年来似乎毫无成效的鼓动，
“大学时代”在突然间开启，其时正是晚清、中
国近代大学起步的时候，１９０１－１９１４年间，就
有１０余所教会大学宣告成立①，如当时有人所
例举的：“上海圣约翰与沪江，苏州之东吴，福
州之鹤龄与萃英，广州之岭南，香港之司提反，
北平之协和、燕京，山东之齐鲁，湖北之文华，
湖南之雅礼，南京之金陵，四川之华大，均皆欧
美各公会传教士创办之大学。”②这些大学占据了
五大 “学区”③的１０座中心城市。
教会大学发生在近代中国国力凋敝、西学勃

兴的温床上。在清末民初，尤其是所谓 “庚乱”
平息后，国内对西学、西化的热忱曾高涨一时。
面对 “教外人民闻道欲动”，教会学堂 “济济盈
庭”，教会事业 “一日千里”④，西方教会趋时而
动，以加派教育传教士、兴办高等学校的方式，
作出积极的响应。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
侵略，但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需要出发，
又欢迎外国学者来华办学介绍科学技术，这些都
是教会大学能够创办的一些重要历史因素。配合
这些宏观的、外部因素，一些内部的、微观的因
素也对教会大学的创办产生作用。

一、“未开发的中国”对教育传教士的吸附

１９世纪是基督教传播史上的 “伟大世纪”，
在这个世纪里，基督教被传到世界各地。这一世
纪所有弥赛亚式的拓展计划，主旨乃是用 “福音
之光”去照亮黑暗的异教世界，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约翰福音》１∶９），
即将来临的２０世纪 “千禧年”，则强化了神学中
弥赛亚救世的热忱。此时，东方的上空出现一束
充满希望的 “灵光”：一方面 “未开发的中国”
激发了 “中华归主”的布道热忱，另一方面 “千
禧年主义”张满了传教士盼望的弓，渴望倾其毕
生于中国福音事业——— “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
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
条不给中国”（戴德生）。
早在１８７７年，基督教战略家杜嘉德 （Ｃ．

Ｄｏｕｇｌａｓ，１８３０－１８７７），就提出来华宣教士的素
质必须是第一流的，因为中国具有古老而丰富的
传统文化，而中国人也是非基督教世界中最精
明、最勤奋、教化最深、能力最强的民族⑤。如
果说基督教大学是禀承教会意旨、由少数传教士
在中国实施的教育行为，那么推动大批具有较高
学历、良好素质、极高热情的传教士来华的海外
布道运动，无疑是基督教大学兴起的一个前兆。

１９世纪以来，欧美社会福音运动带来基督



教的奋兴——— “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理 （Ｗ．
Ｃａｒｅｙ，１７６１－１８３４）“引领异教人民归正”的口
号，以及 “近代普世合一运动之父”穆德 （Ｊｏｈｎ
Ｒ．Ｍｏｔｔ，１８６５－１９５５） “在这个世代将福音传
遍天下”的信念，传教士有了把福音广传天下的
信心，于是纷纷放下世上的享受，今生的名利，
美好的前途，而踏上一条艰辛的路———往遥远的
东方开荒布道。１９世纪中叶，戴德生 （Ｈｕｄｓｏｎ
Ｔａｙｌｏｒ，１８３２－１９０５）创立的中国内地会，堪为
基督教海外宣道团体的楷模，带动了一批传教士
深入中国内陆。受戴德生信心宣教的激励，来四
川的传教士中就有 “剑桥七杰”之一的盖士利
（Ｗ．Ｗ．Ｃａｓｓｅｌｓ）、章悟道 （Ｍ．Ｂｅａｕｃｈａｍｐ）。戴
德生写的小册子深深地感动了盖士利：“中国三
亿八千五百万人民在死荫幽谷中，没有机会接触
福音……面对成群走向灭亡的人，还能袖手旁观
吗？”于是立志来华 “传道救人”，在四川先后创
办有初等小学、天道学校、华英学校、护士学
校，并领导圣公会 （Ｃｈｕｒｃｈ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缩写Ｃ．Ｍ．Ｓ．）参与华西协合大学的组织和建
设。
由穆德等人领导的学生志愿运动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Ｖ．Ｍ．）、世界
基督教学生运动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Ｃ．Ｍ），则对基督教在华事业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１８８０年代海外宣道运动的
狂飙从北美大学吹起， “全部去，到全地” （ａｌｌ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ｏ　ａｎｄ　ｇｏ　ｔｏ　ａｌｌ）点燃了大学生献身海外
的热忱，纷纷签下 “渴望、甘愿到世界未听福音
之处”的 “普林斯顿宣告 （Ｐｒｉｎｃｅｓｔｏｎ　Ｄｅｃｌａｒａ－
ｔｉｏｎ）”。Ｓ．Ｖ．Ｍ．精神不久便传到欧洲大陆。以
后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送走八千多名大学毕业
生远赴异乡宣道，而其中又以到中国来的占最多
数。这批来华的大学生布道士以医生、教员、工
程师的身份开展医疗、教育、慈善、文字事工，
教会事业因之更上一层楼：（一）教会学校日增
而月盛，自幼稚园以迄专门学校、高等学府，无
所不包；（二）医疗卫生机构遍布各地，从专门
医院、综合医院，以至医学教育机构，应有尽
有，统计１９３５年中国半数以上的医院是由教会
所经营的，此项事业被称为 “有史以来最了不起
的人道工作”⑥；（三）建立起各式神学院校，以
培训华人领袖。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基督教大
学担任正副校长的毕启 （Ｊ．Ｂｅｅｃｈ）、林则 （Ａ．

Ｗ．Ｌｉｎｄｓａｙ）、卜舫济 （Ｆ．Ｌ．Ｈａｗｋｓ　Ｐｏｔｔ）、福
开森 （Ｊ．Ｃ．Ｆｅｒｇｕｓｏｎ）、司 徒 雷 登 （Ｊ．Ｌ．
Ｓｔｕａｒｔ）、路思义 （Ｈ．Ｗ．Ｌｕｃｅ）等，均是学生
志愿 “誓卡”的签约者，可见这一运动与基督教
大学兴起的关系。
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布道士，曾被人喻为 “闯

进瓷器铺的一头牛”（ａ　ｂｕ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ｐ），
既不了解中国风俗民情，也没上过什么跨文化宣
教课程，既要突破地理的障碍，更要突破文化、
社会、语言的障碍，然而福音中华的雄心壮志，
赋予他们锲而不舍、百折不回的精神。受海外宣
道运动和学生志愿精神的感召，兄弟同行、夫妻
共济、父子同心远道来华者不在少数。以华西协
合大学为例，加拿大的启氏家族 （Ｋｉｌｂｏｒｎ　Ｆａｍ－
ｉｌｙ）实为近代传教士中的典范，从１８９１至１９６３
年启尔德 （Ｏ．Ｌ．Ｋｉｌｂｏｒｎ）、启真道 （Ｌ．Ｇ．Ｋｉｌ－
ｂｏｒｎ）一家三代服务中华７０年，为中国医学和
高等教育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其中作为第一代
传教士的启尔德于１８９１年在戴德生的引导下，
携妻子自愿奔赴西蜀，成为英美会的先遣队、科
学医学的先驱者，后来成为华西协合大学的主要
创办人之一，并创建了大学医科。与加拿大启氏
家族相似，则有英国的陶氏家族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陶维新 （Ｒ．Ｊ．Ｄａｖｉｄｓｏｎ）为华西协合
大学创办人之一，其三弟陶维廉、四弟陶维礼、
五弟陶维义和他的儿子陶又新，先后都在四川从
事教育工作。大学牙科创始人林则，则是在多伦
多大学签署 “誓卡”后，与夫人林铁心 （Ａ．Ｔ．
Ｌｉｎｄｓａｙ）一道前往 “地球另一头的东方帝国”，
成就了他 “中国口腔医学之父”的美誉。
梁家麟将海外布道运动推动大批传教士来到

中国，鉴定为教会的 “传教资源”扩充⑦。正因
为海外布道运动，带领众多名校高材生、学者和
专家来到中国，改变了教会以布道为唯一选择局
面，来华的传教士大多身兼牧师、医生、教师等
多重身份，赋予他们医学传教士、教育传教士的
称谓，甚至有 “世俗传教士”之说。毕启、启尔
德、林则等传教士，虽然由教会派遣而来，但终
其一生，并没有拯救几个灵魂，这并非因为传教
效果不佳，而是他们根本没有花上多少时间在直
接传教工作上。

二、基督教教育体系升级至 “塔顶”

自１８３９年基督教在华设校以来，教育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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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梯可分三级：（一）推广小学，遍设于城市
乡镇，以期教育普及； （二）兴办中学，分布于
各省都会，以期教育提高； （三）开创大学，设
于全国大埠要地，以期高等教育⑧。因此有传教
士把基督教教育体系比喻成一个金字塔———数量
众多的小学是塔基，数量适中的中学是塔身，而
量少质优的大学则是塔顶。略有不同的是，毕启
则以 “圆锥体”来形容，他说大学是基督教教育
体系中的 “顶石”和 “尖峰”。清末民初，基督
教已在华西地区发展出了规模化的初级、中级教
育，而毕业学生也逐级上升到教会所提供教育的
极限水平，大学成为一种迫切的亟需———否则，

就成为华西基督教教育体系中的 “缺失”⑨。

四川基督教教育体系的构建，始于１９世纪

８０年代。经过２０多年的经营，已具备了初级与
中级教育的规模化 （见下表）。１８９９年差会在四
川办的小学仅３１所，学生共８０６人，到１９０７
年，小学猛增至１７３所，学生达到３３１６人⑩。

华西基督教教育会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ｏｎ，简称华西教育会）把中小学堂分
为四个等级，幼稚园 （２年毕业，年龄约５－７
岁），初等小学 （５年毕业，年龄约７－１２岁），
高等小学堂 （４年毕业，年龄约１２－１６岁），中
学堂 （５年毕业，年龄约１６－２１岁）。教育会所
辖中学，１９０７年为５所，１９０８年为８所。这些
中学 “开办多年，颇著成效。迩来由此项学校毕
业者，岁不乏人。莘莘群彦，皆征有用。若限于
中道不使之上达，则本末未赅，终非全材，而于
教育前途，难期进步”瑏瑡，故创办大学实属必要。
图表１　１９０８年华西教育会各等级教会学校统计瑏瑢

学校 男学生 女学生 学生总数

初等小学堂 ２４　 ３７８　 ４０７　 ７８５

高等小学堂 １２　 １４３　 １０９　 ２５２

中学 ８　 １８２　 ３　 １８５

图表２　１９０８年华西教育会各等级学生构成比例

对于发起华西协合大学，１９０６年云、贵、
川三省西教士顾问部决议中，提出了两大理由：
“第一，华西公私所立中等学校已属不少，惟大
学尚付阙如，何以为学生异日次第升学之地；第
二，以华西地界西陲，大学既立，亦可使边民夷
族渐被文化。”瑏瑣惟有开办大学，方能使教会教育
连络一气，使教育体系一气贯通：一方面，各级
学校为大学输送源源不断的生源，另一方面，大
学又为各级学校提供良好师资，可谓 “尽善”之
道。

图表３　华西教育会注册学生人数

从表象上来看，设立大学是对教会教育体系
的 “补缺”，深层意义则是对基督教人才体系的
“晋级”。最初西国教士以钱米等好处，招收孤
苦、“愚钝”子弟入学，令其信教，即所谓 “米
教徒”，所能提供的教育也很粗浅，结果如启尔
德所言 “十之九不成材”。只有发展出一个完备
的教育系统，并逐级提供 “技术的” “专业的”
训练，方能训练和造就出教会人才，使他们能立
足社会，指导社会，而大学正是培养 “精英”的
训练场所。

图表４　华西教育会注册学校总数

相比其它省区，华西基督教教育体系似乎更
为完备，若以进入幼稚园为起点，分别有百分之
八十四念初小，百分之十念高小，百分之四念中
学，而百分之一念大学瑏瑤。毕启曾特别提到：在
中国，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大学没有足够的学生，
基督教教育体系往往是顶部变尖，甚至是 “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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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而华西则走对了方向，例如１９２４年华西教
育会学生总数达１．８万人，其中华西协合中学
就招生三百多名，超过１９１４年所有中学招生的
总数， “如果他们每两人中就有一人进入大学，
可满足大学１０年以上的招生人数。”瑏瑥

基督教教育体系的成功经验，也被运用在大
学建设中。１９１０年华西协合大学开办以后，以
大学为依托，建构出一个缩微版的教育体系，至

１９２４年华西校园内先后开办有附属学校８所，
学生人数分别为：协合中学３１０人，男女师范学
校４５人，神道学校２３人，高琦中学１００人，弟
维小学６８人，夏令学校１９７人瑏瑦。
国内其他基督教大学也是区域教育体系发展

到一定规模下的一种产物。根据１９２２年 《中华
归主》资料，整理出教会大学所在省区的教育体
系表。

图表５　１９２２年部分省区基督教教育体系瑏瑧

初级小学 高级小学 中学

学校 学生 学校 学生 学校 学生
大学

江苏 ５５４　 １１５５０　 １２０　 ５０１５　 ５２　 ３３２３ 金陵、金陵女大、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

山东 ９４２　 １７０８３　 １４２　 ２７８２　 ４１　 １４８９ 齐鲁大学

直隶 ３１６　 ８５５４　 ４４　 ５１８８　 ２４　 １９５３ 燕京大学

浙江 ２８３　 ７８７２　 ５３　 １７４６　 １９　 ９７４ 之江大学

福建 ８５２　 ２５５６８　 ９６　 ４６１２　 ２０　 １５１０ 福建协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湖北 ２３８　 ８０４９　 ５８　 ２１８５　 １７　 ８５２ 华中大学

广东 ６７５　 １９６５７　 １１２　 ４５１０　 ３７　 １９２９ 岭南大学

四川 ４０８　 １５９５４　 ５９　 １８３５　 １５　 ８７５ 华西协合大学

三、普世合一运动推动了联合办学

早期的教会书院均由单一教会独立创办，在

升级及新创大学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联合

事业，形成了所谓的协合型 （Ｕｎｉｏｎ）大学。大

学第三任校长方叔轩 （１８９３－１９８２）曾指出：就

联合办学而言，华西协合大学实为最早者之

一瑏瑨。华西协合大学自１９０５年筹备伊始，即联

络英美各国、联合各宗派共策协力，以使财力更

充足，规模更宏大，效力更充分，这一成功范例

不仅是一种教育上的联合，还以教育为纽带，推

广为布道、医疗、慈善、文字等事工的联合，进

而发展为与国内外同类大学之间联合，成为基督

教普世合一运动 （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兴起

的标志之一。

追寻协合的缘起，与更早发生的差会合作密

切相连。１８７７年是基督新教在四川创基的第一

年 （此前已有传教士入川考察，但四川首个布道

点建于１８７７年），就在这一年，在华传教土在上

海召开第一次不分宗派的传教士会议，大会主席

杜嘉德 （Ｃ．Ｄｏｕｇｌａｓ）告戒各差会：要以十字军

东征为殷鉴，不要再成为缺乏训练与计划的乌合

之众，更不可互相嫉妒与倾轧。建议各差会划分

福音的势力范围，以免有任何角落被忽略，也可

避免因重复而浪费人力与物力。大会认为，实现

教会在布道上的联合，功效之伟将不可限量，除

此之外，教育设备，非联合则力有未充，社会救

恤，非联合则施难普及，文字改良，非联合则旧

习不能丕变……瑏瑩。自此以后，教会合一之心日

渐明了。当时鉴于教会学校各自为政，绝少联

络，因此专门设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１８９０
年上海第二次传教士大会上，该委员会扩充为中

华基督教教育会，以编辑适用教材、谋取教授之

互助，以及探讨中国一般教育问题为宗旨，并于

各省设立教育分会，１９１２年改称全国基督教教

育会，１９１５年改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１９３１年

定名为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

１８７７年以后的２０年，华西基督教各会是一

种分散无序、各自为政的状态，１８９９年在重庆

召开首次华西宣教士大会，达成了差会间相互协

作的共识， “合作高于冲突”的原则由此确立。

１９０５年，为改变 “各教会分道扬镳，各学校规

划不一”的弊端，即有华西学校会的成立。该会

由八个驻川教会共同发起，为代表华西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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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关的联合会，宗旨为 “互相联合，以归划

一”，其具体为 “甲，划一中国西部基督教之中

小各男女学堂，俾得尽美尽善之教育；乙，创立

一协合高等大学，以图进步”瑐瑠。成立有中小教

育委办，大学暂设管理团，前者演变为华西基督

教教育会，负责联合全川教会中小学，后者演变

为华西协合大学理事部，负责大学的行政指导。

１９０７年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来华一百周年

纪念大会讨论到 “联合大学”的问题，卜舫济建

议不同差会应该联合资源力量，创办一所超宗派

性的联合基督教大学。由于意见纷纭，各有主

张，结论是联合大学还需多些时间进行深入研

究。而远在华西的传教士却已在为组建 “协合”

大学，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和筹商：“从川省布道

工作开始，每个教会就开展了独立的教育工作并

取得各种成功。在清帝国教育觉醒时，１９０６年

提供了前所未知的机会。很显然，西式教育将是

中国新世纪的基础，如果教会要迎接这一亟需，

他们只有通过联合，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瑐瑡

“在中国西部建立一所大学，距离的遥远是难以

克服的障碍，学校的设备和人员开支也将会耗资

巨大”瑐瑢，因此联合组建华西协合大学，差会的

负担可能是最小化，集合的效力却可发挥至最大

化。最初参与 “协合”谈判的七个差会中，伦敦

会、内地会于中途宣告退出，其余五个差会则于

１９０７年终于等到了海外总部对协合方案的批准

答复。
图表６　华西协合大学组织差会示意图

１９１０年，对华西教会教育乃至基督教世界，

是一个标志性的一年。这年，华西协合大学正式

开学，同年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会议

上，穆德倡导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并担任委员会

主席。华西协合大学赢得穆德的高度推崇，“经

过对远东教育形势的仔细研究之后，深信这种把

努力集中在有限数目的在华联合大学身上的政策

是明智之举。四五个这种类型的学校应该得到有

识见的基督徒们的全力支持。成都的这个大学在

重要性上不亚于任何其它，华西协合大学拥有我

们所熟悉的任何最大机会中的一个”瑐瑣。华西协

合大学创校成功，对中国基督教大学起到了示范

效应，到１９１９年在华东沿海一带又有四所基督

教大学是由若干个差会联合建立，它们分别位于

北京、济南、南京和福州。另外广州岭南大学、

长沙雅礼大学，虽不属差会部门所管辖，却是

“彻底的基督教院校”。这样，除若干个教派大学

外，基督教在中国有七个联合的或非教派的高等

院校，一起为在中国传布基督教文化而努力瑐瑤。

参加协合的五个教派，均在省外建有大学，

如美以美会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华南女子学

院、福建协和大学，圣公会有圣约翰大学、文华

大学，浸礼会有沪江大学、齐鲁大学。这些学校

的设计蓝图、资金来源、师资交换，往往是一气

贯通的，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如立志将基督教

大学遍布全球的美国高琦博士 （Ｊｏｈｎ　Ｆ．Ｇｏｕｃｈ－

ｅｒ，１８４５－１９２２，又译作高其尔），１９１０年担任

中国基督教大学高等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在帮助

创办华西协合大学并担任董事部主席后，又前往

福建帮助建立福建协和大学，并担任该校董事，

他多次往返成都、福州等地，为两校高等教育运

筹帷幄，捐资助学。信仰以及教派上的同宗同

源，使华西协合大学为国内同类大学架起了友谊

之桥，连接了沟通之渠，并为抗战时期燕京、齐

鲁、金陵等校来华西坝联合办学埋下了伏笔，也

使华西协合大学与美国的威斯利安大学、邓克生

大学，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有了 “血缘式”的联系，为未来的合作

与交流打开了大门。

四、海外资本加大了对华事业的投入

以海外资本为命脉的中国基督教大学，其宏

观起伏似乎可看作西方经济周期的一个晴雨表：

２０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腾飞，遂

有１９１０年前后基督教大学的创办热潮；第一次

世界大战，将欧洲拖入泥潭，也让在华教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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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襟见肘；１９２０年代，西方经济繁荣一时，中

国出现基督教大学重组合并的小高潮；１９３０年

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国不仅不再有新基督教

大学出现，已有各校也纷纷面临严重的财政危

机。

２０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的腾飞，配合海

外宣教运动，对华教育、文化的投入有明显改

善。１８６０年林乐知到华之初，美国由于爆发了

南北战争，监理会无法顾及，林乐知自称： “我

们有四年之久，收不到差会一元钱。”瑐瑥当时间转

到１９０１年，监理会为实施东吴大学计划，在一

次演讲中就募集到５万美元，一个月后，监理会

又追加１０万美元瑐瑦。同样，海外汇款的短缺，

曾令英美会在四川的传教士身处危境，１８９２年

立德夫人 （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　Ｌｉｔｔｌｅ，１８４５－１９２６）游历

至四川，目睹了传教士因营养不良面带菜色，差

会仅能为每个传教士提供５０英磅的年薪瑐瑧。到

１９２０年，英美会为华西筹募的款项增加到每年

３０万美元，“三倍于教会在移民方面和本地人身

上所花的钱”瑐瑨。

教会学校所需要的经费和人才，“几乎要占

宣教会全部经费和人才的半数”，在各项教会事

业中，“大概教会因教育费去的金钱、精力，其

总额较之因传教而耗去的更多”，且时间愈久耗

费愈多，费钱最多者就是大学，从各校的建筑和

设备上，可知耗费了多少金钱，当然回报也是丰

富的，“从它的毕业生中，考查有许多人现已成

为社会国家的要人，作了领袖的人物，也就可以

知道它有多少的影响和成绩”瑐瑩。有数据表明，

教会在四川维持一所小学，一年需款１００－３００
银元，而中学则需数以千计，如成都华美中学每

年输入款项达７５００银元瑑瑠。华西协合大学因

“一切设备，均力求近代化”，１９２０年大学常年

经费５万银元，设备价值３０万银元。１９３０年大

学校地价值超过１０万金元，建筑设备超过５０万

美元，用这些美金 “足以建造世界最高的纽约帝

国大厦”。校方还有个形象的估价，若将大学校

地、校舍及设备的总价值换算成银元，叠成一条

银柱，１９１８年这条银柱长一英里零十分之一

（约１．８公里），１９３０年银柱叠至两英里高 （约

３．２公里），１９４０年银柱则高达约２２公里瑑瑡，正

如校长方叔轩所言：雄厚之经费，乃是华西协合

大学 “成功之母”瑑瑢。

在大学的经费募集中，以美国为最多，英国

次之，中国又次之，毕启曾１５次横渡大洋，为

大学募集资金达１００万美元之巨，这些募集经

费，皆用以购买校地，建筑校舍，增加设备。最

大的一笔募捐，即是向铝业大王霍尔 （Ｃ．Ｍ．

Ｈａｌｌ，１８６３－１９１４）募得的５０万美元基金，为

谈成这笔捐款，据说毕启与基金管理人德伟士
（Ａ．Ｖ．Ｄａｖｉｓ）前后谈话却只有２５分钟，却让德

伟士十分满意。一个月后，霍尔基金决定给华大

５０万美元瑑瑣。

进入１９２０年代以后，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兴

办热潮宣告结束。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教会大学的分布及数量，足以满足区域教育的需

要，在一些省区出现了饱和的状态，并有裁并大

学的呼声，如１９２０年华西基督教教育会将办学

重心从以前 “推广范围”转向 “将已有者发展至

完善地步”瑑瑤。（二）为了维持已办的大学，教会

已无力组建新的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

国孤立主义抬头，海外宣教运动的热忱也随之锐

减，１９２９年的经济大萧条更是自顾不暇，对华

文教事业的投入也颇艰难。１９３３年美国平信徒

调查团已觉察海外宣教事业走到一个 “十字路

口”，指出海外宣道事业运动主要是依靠临时捐

款维系，并没有固定的基金，近来 “捐款的数目

渐渐减少，各宗派所组织的宣教事业机关，在各

方面遇见严重的问题”瑑瑥。（三）中国公私立大学

日渐完善，教会学校逐渐在数量上失去优势，社

会影响也难与国内著名大学相抗衡。此时，西国

教士有关基督教教育 “在中国有没有一个长久存

在的地位”的疑问，就反映出这种挫折感和失落

感。为了解困舒压，办学重心也转变为 “由数量

到质量”。

（责任编辑：若火）

①今人通常采用１９３３年美国平信徒调查团的 “十
三校”的说法。分别是：燕京 （北京），齐鲁
（济南），金陵男大 （南京），金陵女大 （南京），
圣约翰 （上海），沪江 （上海），东吴 （苏州），之
江 （杭州），福建协和 （福州），华南女子协和
（福州），岭南 （广州），华中 （武昌），华西协合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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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海外归来客：《对于基督教教育权收回之我见》，
《华西教育季报》第３卷第３号，１９２５年９月。

③ 所谓的 “五大学区”，即教会人士区划的：华北
区、华东区、华南区、华中区、华西区。

④ 《美道会牧师信笺》 （１９１０年），成都：美道会，
１９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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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天道书楼１９９８年版。

⑧ ［美］贾腓力：《中华教育会》，《中华基督教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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